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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伊朗巴扎商人
政治参与地位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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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巴扎商人是伊朗历史上除王权、 教权、 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影

响伊朗历史发展的第四大力量ꎬ 该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也是伊朗近代社会政

治运动中的突出现象ꎮ 巴扎商人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中心角色ꎬ 构成该

群体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ꎮ 从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 年烟草抗议运动到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立

宪革命ꎬ 巴扎商人均通过大规模罢工、 抗议示威等方式深度参与其中ꎬ 但该

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地位也经历了从领导中心走向政治边缘的位移ꎮ
巴扎商人自身政治参与的局限性和逐利本质、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现代

知识分子的兴起ꎬ 构成了巴扎商人群体政治边缘化的内在逻辑ꎮ 而巴扎商人

政治参与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ꎬ 则体现了传统经济阶层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

发挥作用的深度与限度ꎮ
关 键 词　 政治参与　 伊朗　 巴扎商人　 烟草抗议　 立宪革命

作者简介　 蒋真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ꎻ 郭欣如ꎬ 西

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随着西方殖民入侵ꎬ 伊朗恺加王朝 (１７９５ ~ １９２１
年) 后期实施了一系列缓慢的政治、 经济改革①ꎬ 伊朗历史舞台出现了一个新

的政治参与度极高的社会群体ꎮ 这个群体既以纵横商界为标识ꎬ 同时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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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５０１ 年以来伊朗政教关系研究” (１７ＢＺＪ００８) 的阶段性成果ꎮ
恺加王朝的政治、 经济改革开端于王储阿巴斯米尔扎 (Ａｂｂａｓ Ｍｉｒｚａ) 管辖阿塞拜疆省政务

时期ꎬ 最初仅在该省内实施ꎬ 主要侧重于军事和科学技术层面ꎮ 纳赛尔丁国王即位后改革全面铺开ꎬ
逐渐扩展到经济、 社会、 教育、 司法等诸多领域ꎬ 但在伊朗政权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以及外域势

力干预的影响下ꎬ 恺加王朝的改革举措始终难以延续且进度缓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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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近现代伊朗政治革命与社会运动之中ꎬ 成为贯穿恺加王朝、 巴列维王

朝 (１９２１ ~ １９７９ 年) 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ꎬ

这个群体便是伊朗的巴扎商人ꎮ①

巴扎商人在伊朗近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治参与是伊朗独特经济传统、 社会

空间结构以及其他历史文化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ꎬ 体现了伊朗在由传统君主

制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阶层所发挥的独特作用ꎮ 而

在近代政治文明进程中ꎬ 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是极为

重要的变量ꎮ 所谓政治参与ꎬ 就是普通民众个人或团体自愿从事试图影响政

府人事构成和政府决策制定的各种行为ꎬ 它包括进行投票、 担任公职等正式

活动和参加政治讨论、 政治运动等非正式活动ꎮ②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

顿则认为ꎬ 社会地位、 收入、 职业相近的人群是群体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基础

之一ꎬ 他将普通民众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看作是政治参与的核心要义ꎬ

强调政治参与的目标必须指向政府ꎮ③ 日本学者蒲岛郁夫在亨氏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突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主体地位ꎮ④ 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社会政

治大变革的背景下ꎬ 伊朗巴扎商人依托其共同的经济利益诉求、 以职业为群

体性行动的纽带ꎬ 通过递交请愿书、 集体罢市、 游行示威、 参加议会选举等

形式深刻影响了恺加王朝的政府决策ꎬ 构成近现代伊朗普通民众进行广泛政

治参与的典型代表ꎮ 目前ꎬ 国内外学界对巴扎商人在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

中的参与问题有所关注ꎮ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从社会

学的角度将巴扎商人视为重要的经济群体ꎬ 凸显其经济地位在伊朗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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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扎” (Ｂａｚａａｒ)ꎬ 源自中古波斯语 “ｗāｚāｒ”ꎬ 字意为 “带回来”ꎬ 是中东城市传统的经济活

动场所ꎬ 根据其空间结构ꎬ 通常被定义为 “由拱形屋顶连接、 专门用于贸易的、 两排互相平行的商

店”ꎮ 而以巴扎为中心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主体称之为 “巴扎商人” (Ｂａｚａａｒｉ)ꎮ 本文采用广义巴扎商

人的概念ꎬ 将其定义为在巴扎中进行商品交易的人ꎬ 既包括在巴扎拥有固定店面的商人、 地主ꎬ 从事

零售、 出口贸易以及传统的手工业者ꎬ 也包括伙计、 学徒、 搬运货物的脚夫等社会底层劳动者ꎬ 一些

与巴扎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商人也涵盖其中ꎮ Ｓｅｅ Ｓｏｌｍａｚ Ｙａｄｏｌｌａｈｉ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Ａ 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ｂｒｉｚ Ｂａｚａａｒꎬ Ｔｈｅ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１ － １２

丘晓等主编: «政治学辞典»ꎬ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版ꎬ 第 ４３８ 页ꎮ
[美国] 塞缪尔Ｐ 亨廷顿、 [美国] 琼纳尔逊著: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

与»ꎬ 汪晓寿、 吴志华、 项继权译ꎬ 华夏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５ ~ ６ 页ꎮ
[日本] 蒲岛郁夫著: «政治参与»ꎬ 解莉莉译ꎬ 经济日报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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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承转合①ꎻ 二是以巴扎作为空间载体ꎬ 探讨巴扎商人在伊朗近现代的发展状

况、 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②ꎻ 三是将巴扎—清真寺联盟

作为整体研究对象ꎬ 强调巴扎商人和乌莱玛在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中的联

动作用③ꎮ 而国内学者侧重于将巴扎商人划分为中产阶级或是城市边缘群体的

一部分进行整体性研究④ꎬ 缺乏对巴扎商人群体的专题性研究ꎮ 此外ꎬ 国内外

这类研究多局限于社会政治运动本身ꎬ 或者是社会政治联盟在运动中所发挥的

作用及地位ꎬ 忽视了巴扎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经

历的变化及特征ꎮ 本文以巴扎商人作为独立研究对象ꎬ 通过对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伊朗历史上两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连续性⑤的社会政治运动———即

１８９１ ~１８９２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 (又称 “反烟草专卖运动”) 和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的

伊朗立宪革命中巴扎商人政治参与情况的描述ꎬ 考察该群体在伊朗政治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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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Ｇｈａｒｉｐｏｕｒꎬ Ｔｈｅ Ｂａｚａ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ꎻ Ｓｏｌｍａｚ Ｙａｄｏｌｌａｈｉ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Ａ 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ｂｒｉｚ Ｂａｚａａｒꎬ Ｔｈ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７ꎻ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ｒｅｚａ Ｐｏｕｒｊａｆａｒꎬ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ａｚａａｒｓ ａｓ Ａ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Ｉｓｆａｈａｎ Ｂａｚａａｒ”ꎬ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５ꎻ Ｔｏｕｒａｊ
Ｄａｒｙａｅｅꎬ “Ｂａｚａａｒｓꎬ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ｅ Ｉｒａｎ”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ꎻ [伊朗] 尼雷谢里菲: «巴扎商人的宗教信仰和商业道

德» (波斯文)ꎬ 载 «社会学与社会制度»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３ 期ꎬ 第 １７５ ~ ２０１ 页ꎮ
Ｓｅｅ Ａｒａｎｇ Ｋｅｓｈａｖａｒｚｉａｎꎬ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ｈｒ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ꎻ Ａｌｉ Ａｓｇｈａｒ Ｋｉａｆａｒꎬ Ｔｈｅ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ꎬ Ｔｈ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 １９８６ꎻ [伊朗] 瓦西德福鲁

赞德、 [伊朗] 玛丽亚姆瓦兹: «岁月变迁中的巴扎: 探析现代化进程对德黑兰大巴扎传统功能的影

响» (波斯文)ꎬ 载 «伊朗的进步: 过去ꎬ 现在与未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第 １ ~ １２ 页ꎻ [伊朗] 莱拉哈

比比、 [伊朗] 法尔辛马哈茂迪帕提: «从购物中心到通道: 德黑兰巴扎的空间演变分析» (波斯

文)ꎬ 载 «纳扎尔艺术、 建筑与城市规划» 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９ 期ꎬ 第 ４３ ~ ５２ 页ꎮ
Ｄａｖｏｕｄ Ｇｈａｎｄｃｈｉꎬ Ｂａｚａａｒ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ｒｇｙ: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９８２ꎻ Ａｈｍａｄ Ａｓｈｒａｆꎬ “Ｂａｚａａｒ － Ｍｏｓｑｕ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５３８ － ５６７

主要著述见于: 车效梅、 王泽壮: «城市化、 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ꎬ 载 «历史研

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６ ~ １４１ 页ꎻ 张超: «现代伊朗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研究 (１９２５—２００９)»ꎬ
西北大学博士论文ꎬ ２０１５ 年ꎻ 张超: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中产阶层的构成及变化»ꎬ 载 «上海交通大

学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３ ~ ２２ 页ꎻ 刘鑫耀: «中东城市民间社团研究»ꎬ 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ꎬ
２０１０ 年ꎮ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通常意义上被看作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立宪革命的一次预演ꎬ 因而这

两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连续性ꎮ Ｓｅｅ Ｎｉｋｋｉ Ｒ Ｋｅｄｄｉｅ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ｏｆ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 ＣＯ ＬＴＤꎬ １９６６ꎬ ｐ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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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历的社会角色转向和政治地位变迁ꎬ 并分析这种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ꎮ

一　 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

巴扎是巴扎商人传统的中心活动区ꎬ 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特有的空间结构

特征ꎮ 早在波斯文明兴起之时ꎬ 巴扎就存在于伊朗城市之中ꎬ 扮演着伊朗国

内商业枢纽及丝绸之路商贸交换集散地的角色ꎮ① 米底王国时期 (公元前 ６７１

年 ~前 ５５０ 年)ꎬ 巴扎尚处于萌芽阶段ꎬ 出现了进行商品交易的相关建筑设

施ꎮ② 随着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 ５５０ 年 ~前 ３３０ 年) 时期金属铸币的大范

围流通ꎬ 巴扎在波斯的城市中正式诞生ꎬ 并成为波斯帝国重要的贸易和经济

场所ꎮ③ 帕提亚王朝 (公元前 ２４７ 年 ~ ２２４ 年) 时期ꎬ 巴扎主要沿着城市的主

干道分布ꎬ 形成了连接各主要城市的商业网络ꎮ④ 萨珊王朝时期 (２２４ ~ ６５１

年)ꎬ 巴扎已经发展成为伊朗城市内部分工明确、 种类齐全的特定商业区域ꎬ

内部有着各种类别的手工业行会ꎬ 巴扎商人的经济活动也被纳入到由政府任

命的市场监管员 (ｗāｚāｒｂｅｄ) 的监督之下ꎬ⑤ 而这也是巴扎商人与政府官员建

立直接联系的开始ꎮ ７ 世纪后ꎬ 伊朗进入阿拉伯人和突厥—蒙古人统治时期ꎮ

早期伊斯兰时代的巴扎仍然沿用萨珊王朝时期巴扎的设计形式ꎬ 具有萨珊王

朝拱形建筑的传统特点ꎮ⑥ 此时的巴扎商人为了礼拜的方便ꎬ 往往在巴扎内部

建一些小的清真寺ꎮ 每个巴扎都有自己的清真寺ꎬ 阿兰格科沙瓦兹扬指出ꎬ

“巴扎内部的清真寺不仅为巴扎商人提供了团结意识和归属感ꎬ 同时也是他们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ｓｏｕｄｉ Ｎｅｊａｄꎬ Ｒｅｚａ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８７ － ２００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ｒｅｚａ Ｐｏｕｒｊａｆａｒꎬ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ａｚａａｒｓ ａｓ Ａ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Ｉｓｆａｈａｎ Ｂａｚａａｒ”ꎬ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２

Ｉｂｉｄ
Ｇｈａｒｉｐｏｕｒꎬ Ｍ ꎬ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ｉｎ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Ｇｈａｒｉｐｏｕｒ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Ｂａｚａ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４ － １５

Ｔｏｕｒａｊ Ｄａｒｙａｅｅꎬ “Ｂａｚａａｒｓꎬ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ｅ Ｉｒａｎ”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４０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ｏｓｅｉｎ Ｓａｒａｉｅ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ｚ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ａｚｄ Ｂａｚａ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ｒａ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５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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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和繁荣的表现”ꎮ① 在经历了漫长的伊斯兰化进程后ꎬ 伊朗巴扎和清真寺

的毗邻分布已成为其社会空间布局的典型特征ꎮ 至萨法维王朝时期 (１５０１ ~
１７３６ 年)ꎬ 巴扎的空间结构与建筑形式渐趋固定下来ꎮ 巴扎的屋顶大多呈圆拱

形②ꎬ 拱顶上留有 ３ ~ ４ 尺宽的几何形孔用于通风和透光ꎮ 它们一般分布在一

条长长的主干道上ꎬ 中间穿插几条短的次干道以连接居民区ꎬ 售卖同类型货

物的店铺通常排列在一起ꎮ③ 除清真寺外ꎬ 巴扎内还有咖啡馆、 茶馆、 澡堂、
餐厅、 伊斯兰学校等公共场所ꎬ④ 这些场所密切了巴扎商人与伊朗社会各阶层

之间的联系ꎮ
进入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ꎬ 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扩张和恺加王朝统治者纳赛

尔丁 (Ｎａｓīｒ ａｌ － Ｄīｎ Ｓｈａｈꎬ １８４８ ~ １８９６ 年在位) 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⑤之下ꎬ
伊朗的经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ꎬ 巴扎在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中心地位受

到严峻挑战ꎮ 国家对社会力量的控制力减弱成为加速巴扎商人政治化的重要

催化剂ꎮ 而与欧洲国家的经济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扎商人政治参与

意识的觉醒ꎮ 这一时期ꎬ 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被纳入行会⑥ (Ａｎāｆ) 之中ꎬ 行

会在调节政府与商人关系、 进一步规范成员与行会间行为的同时ꎬ 为巴扎商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ｒａｎｇ Ｋｅｓｈａｖａｒｚｉａｎꎬ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ｈｒ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８７

由于伊朗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多样性ꎬ 巴扎顶部设计实则呈现不同特点: 伊朗高原的高地和中

部地区的巴扎因气候炎热多为拱形结构以方便通风ꎻ 里海地区的巴扎因气候潮湿而无拱顶ꎻ 波斯湾地

区的巴扎则以木头或毛毡覆盖屋顶以应对炎热潮湿的气候ꎮ Ｓｅｅ Ａｒａｓｈ Ｂｏｓｔａ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ａｈｉｍｉｂｏｄ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ａｕｌｔ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Ｖａｋｉｌ Ｂａｚａａｒ”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１３ － ３１７ꎻ Ｅ Ｓｅｄｉｇｈｉꎬ Ｍ Ｙａｇｈｏｕｂｉꎬ Ｓ Ｍ Ｍｏｕｓａｖｉ ａｎｄ Ｓｈ Ｓｉａｈｐｏｕｒꎬ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ｏｍｅｄ
Ｒｏｏｆｓ ｉｎ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ｚａａｒ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ｌｄ Ｇａｎｊ － Ａｌｉｋｈａｎ Ｂａｚａａｒ ｉｎ Ｋｅｒｍａｎꎬ Ｉｒａｎ)”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６７ － ８１

[伊朗] 莱拉哈比比、 [伊朗] 法尔辛马哈茂迪帕提: «从购物中心到通道: 德黑兰巴

扎的空间演变分析» (波斯文)ꎬ 第 ４４ ~ ４５ 页ꎮ
[伊朗] 瓦西德福鲁赞德、 [伊朗] 玛丽亚姆瓦兹: «岁月变迁中的巴扎: 探析现代化进

程对德黑兰大巴扎传统功能的影响» (波斯文)ꎬ 第 ２ 页ꎮ
自纳赛尔丁朝首位维齐尔阿米尔卡比尔 (Ａｍīｒ Ｋāｂīｒꎬ １９４８ ~ １９５１ 年在任) 始ꎬ 恺加王朝

进行了数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改革ꎮ 改革使伊朗社会出现了新式工业、 现代报刊媒体、 西式教育、 民

主意识等ꎬ 对巴扎商人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以及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在萨法维王朝以前ꎬ “Ａｎāｆ” 指从事手工业、 贸易或服务业的城镇居民ꎬ 从萨法维王朝开始该

词专指商人和工匠ꎬ 恺加王朝时期受雇于军队的工匠也被纳入其中ꎮ 萨法维王朝时期基本各行各业都

出现了自己的行会ꎬ 恺加王朝时期行会进一步规范化ꎬ 但组织相对薄弱ꎬ 居民在从事任何行业之前都

必须成为行会的成员ꎮ 行会的负责人称 “ｋａｄｏｄā”ꎬ 由行会成员任命ꎬ 扮演政府和商人或工匠的调解人

角色ꎮ Ｓｅｅ Ｗ 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ＡＮĀＦ”ꎬ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æｄｉａ Ｉｒａ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１ꎻ Ｗｉｌｌｅｍ 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Ｇｕｉｌｄꎬ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ꎬ ＆
Ｕｌａｍａ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ｒａ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ｇ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９９ －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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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治参与力量的聚合奠定了基础ꎮ 而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巴扎成为伊朗社

会各阶层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阵地ꎬ 不仅是伊朗特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大变革

背景下的产物ꎬ 也与巴扎物理空间布局及其在伊朗国家传统经济构成中占据

极为重要的地位密切相关ꎮ 这也构成巴扎商人群体在伊朗近现代历史上进行

广泛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ꎬ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ꎬ 在现代商场建立以前ꎬ 巴扎一直都是伊朗传统社会商品交易的中

心ꎬ 在维系民生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ꎬ 是巴扎商人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关键ꎮ
无论农村、 城市ꎬ 还是部落ꎬ 都存在不同规模的巴扎ꎬ 巴扎为大多数人群提

供基本的生活用品ꎬ 因而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命脉所在ꎮ １３ 世纪ꎬ 伊儿汗

国①君主曾效仿元朝强制推行纸钞ꎬ 但这一举措遭到巴扎商人的联合抵制ꎮ 人

们拿着纸钞无法从巴扎买到任何日用品和食物ꎬ 导致伊朗社会出现 “城市里

无人居住ꎬ 人们纷纷躲到树林里吃果子”② 的乱象ꎬ 贸易和征收关税完全停

止ꎬ 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ꎬ 最后政府不得不恢复金属货币的使用ꎮ 进入 １９
世纪ꎬ 巴扎商人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ꎮ １８０１ 年ꎬ 伊朗的对外贸易总额约为

２５０ 万英镑ꎬ 其中近一半源于巴扎商人承担的过境货物ꎮ③ 到 １９ 世纪末ꎬ 伊

朗巴扎商人与欧洲的外贸总额翻了 １２ 倍ꎮ④ 正如萨德齐巴卡拉姆 (Ｓａｄｅｑ
Ｚｉｂａｋａｌａｍ) 所言ꎬ 巴扎商人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其能够扮演政治角色的重要原

因ꎮ⑤ 除买卖商品外ꎬ 巴扎商人还提供信贷服务ꎬ 这一机制的正常运转对伊朗

民众尤其是农民来说也至关重要ꎮ 由于小农生产的局限性ꎬ 伊朗的农村人口

长期缺乏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其生产和消费的各种需求ꎬ⑥ 他们必须求助于能够

且愿意给他们提供必要现金和信贷的巴扎商人ꎮ 信贷机制的运行通常是依靠

贷款者与借贷双方之间的信用和亲密关系ꎬ 因而 “这种交易往往发生在长期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伊儿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ꎬ １２５６ ~ １３５７ 年统治伊朗大部地区ꎬ 并先后在伊朗的马拉盖

(Ｍａｒａｇｈｅｈ)ꎬ 大不里士和苏丹尼耶 (伊朗西北部) 定都ꎮ
[波斯] 拉施特主编: «史集第三卷»ꎬ 余大钧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６ 年版ꎬ 第 ２２７ ~２２９ 页ꎮ
Ｇｕｉｔｙ Ｎａｓｈａｔꎬ “Ｆｒｏｍ Ｂａｚａａｒ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ｒａｎ”ꎬ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１ / ２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５８
Ａｌｉ Ａｓｇｈａｒ Ｋｉａｆａｒꎬ Ｔｈｅ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ꎬ

ｐ １９１
张超: «现代伊朗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研究 (１９２５—２００９)»ꎬ 第 ２０ 页ꎮ
Ａｎｎ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３ꎬ ｐ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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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伙伴之间”①ꎮ 这样一来ꎬ 巴扎商人与中下层民众因密切的经济联系发

展出一种双向的信任感ꎮ 这种信任感随着双方交往的频繁得到不断强化ꎬ 在

必要的时候构成跨阶层联合行动的重要条件ꎮ
第二ꎬ 伊朗巴扎的内外空间布局为民众提供了公共活动的场所ꎬ 密切了

伊朗各阶层的社会联系ꎬ 为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网络ꎮ
茶馆作为巴扎商人和消费群体休息的地方ꎬ 成为伊朗群众进行社会交流和文

化娱乐的聚集地ꎮ 早在陆上丝绸之路兴起之际ꎬ 茶叶就已传入伊朗ꎮ 至 １６ 世

纪ꎬ 饮茶开始成为伊朗的社会风尚ꎬ② 茶馆则成为社会贤达饮茶交流的常聚之

地ꎮ③ 在巴扎进行交易的人们习惯在事情办完后去茶馆消遣ꎬ 他们通常围坐在

一起ꎬ 边喝茶边谈论自己平日里的见闻ꎮ 谈论的话题不仅涉及他们的日常生

活ꎬ 还涵盖宗教、 法律和政治等诸多层面ꎮ④ 通过茶馆的交流场所功能ꎬ 巴扎

商人加强了其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ꎬ 并在共同的宗教、 文化背景

下形成对某些政治问题的共识ꎮ 在交易者本身就存在阶级、 地位、 种族和年

龄多样性⑤的情况下ꎬ 这种共识通过讨论者各自的生活圈散播开来ꎬ 联结成一

个无形的非正式性网络ꎮ 巴扎的茶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政治讨论的温床

和信息传递的枢纽ꎬ 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二世⑥ (１６４２ ~ １６６６ 年在位) 甚至

将其称之为 “政治阴谋” 的中心ꎬ 并要求毛拉必须参与到这些茶馆客人的讨

论之中ꎬ 向他们讲授历史、 诗歌或者法律知识ꎬ⑦ 试图以此来转移人们对政治

问题的注意力ꎮ
第三ꎬ 巴扎与清真寺、 伊斯兰宗教学校在空间上的毗邻性、 依存性和共

生性ꎬ 密切了巴扎商人与神职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ꎬ 有利于他们形成休戚与

共的利益共同体ꎬ 从而在政治运动中实现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的联结ꎮ 在传

统的伊斯兰社会中ꎬ 巴扎商人需要定期前往清真寺礼拜、 捐赠财物以表达信

仰的虔诚ꎬ 并借助乌莱玛的司法权来解决纠纷以及签订商业合同ꎮ 巴扎商人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ｒａｎｇ Ｋｅｓｈａｖａｒｚｉａｎꎬ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ｈｒ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ꎬ ｐｐ ８３ － ８５
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ꎬ Ａ 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ａ: Ｂｅｉｎｇ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ꎬ １６７２ － １６８１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ｋｌｕｙ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３ － ３４
折祎: «１９ 世纪茶在伊朗的传播和流行»ꎬ 载 «农业考古»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６４ 页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ｒｒｏｌꎬ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ｅａ Ｈｏｕｓ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Ｏｌｄ Ｉｒ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ｕｒｉｓ Ｐａｒｋｅ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ｓꎬ

ｐ １０９
Ａｒａｎｇ Ｋｅｓｈａｖａｒｚｉａｎꎬ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ｈｒ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ꎬ ｐ ７６
阿巴斯二世系萨法维王朝的第七任国王ꎮ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Ｂｌｕｎｔꎬ Ｉｓｆａｈａｎ: Ｐｅａｒ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ｌａｓ Ａｔｈｅｎ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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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上的虔诚性也增强了其与神职人员的互信度ꎮ 据统计ꎬ １８８３ 年ꎬ 德黑

兰每 ４３ 个商人中就有 ３０ 个哈吉 (Ｈāｊｊ)①ꎮ 而乌莱玛则需要依赖巴扎商人以

宗教捐款等形式提供的财政支持ꎬ 来巩固自身的权力、 经济实力并博取民众

对其好感和支持度ꎮ② 此外ꎬ 大商人 (Ｔｏｊｊāｒ)③ 还会通过与乌莱玛阶层联姻

来加强彼此的权力、 影响力和互信感ꎮ 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ꎬ 巴扎商人往

往将子女送到伊斯兰宗教学校接受教育ꎮ 由伊斯兰神职人员控制和指导下的

教育体系ꎬ 塑造了巴扎家庭传统的世界观和社会价值取向ꎮ④ 一旦巴扎的经济

利益或者宗教信仰受到威胁ꎬ 这种共同的亚意识形态便会转化为反抗的精神

基础ꎮ 由此可见ꎬ 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虽不属于巴扎商人生产和经营活

动的一部分ꎬ 但双方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共生性使二者被纳入同一社会框

架之内ꎬ 将伊朗社会的世俗阶层与宗教阶层紧密联系起来ꎮ
总的来说ꎬ 巴扎是伊朗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交活动中心ꎬ 几乎所

有的社会阶层都与巴扎商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ꎬ 从而使巴扎商人的政治参

与具备跨地区和跨群体维度ꎮ 尽管缺乏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力ꎬ 但巴

扎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自身独特的内外空间布局ꎬ 为伊朗巴扎

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圈ꎮ 这使得巴扎有着自身独特的信息交流方式、
宗教文化心态和经济行为ꎬ 而这种特殊性也影响了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目的、
方式和效果ꎮ

二　 烟草抗议中巴扎商人的引领性政治参与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是巴扎商人群体登上伊朗政治舞台的高光

时刻ꎮ 在这场运动中ꎬ 巴扎商人充分利用其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ꎬ 实现了由

传统经济角色向政治参与角色的转变ꎮ 正如尼基凯蒂所言ꎬ 巴扎商人在此

２９

①

②
③

④

伊斯兰世界将前往圣地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视为信仰的虔诚者ꎬ 在其名前冠以 “Ｈāｊｊ” 的尊

称ꎮ Ｗｉｌｌｅｍ 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Ｇｕｉｌｄꎬ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ꎬ ＆ Ｕｌａｍａ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ｒａｎꎬ ｐ ２５
Ａｈｍａｄ Ａｓｈｒａｆꎬ “Ｂａｚａａｒ － Ｍｏｓｑｕ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ｐ ５４２
“Ｔｏｊｊāｒ” 为 “Ｔｏｊｅｒ” 的复数形式ꎬ 在波斯语的语义中专指从事销售的商人群体ꎬ 但该群体并

未形成过行会组织ꎬ 更多的是以社团的形式呈现ꎮ 批发商 (Ｂｏｎａｋｄāｒ) 因扮演中间人的角色ꎬ 通常也

被看作是 “ Ｔｏｊｊāｒ” 群体中的一种ꎮ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ｅｍ 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Ｇｕｉｌｄꎬ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ꎬ ＆ Ｕｌａｍａ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ｒａｎꎬ ｐ ２３

Ａｒａｎｇ Ｋｅｓｈａｖａｒｚｉａｎꎬ Ｂａｚａａ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ｈｒ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ꎬ ｐ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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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反抗运动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ꎮ① 作为运动的发起者和引领运动走向成功

的主力军ꎬ 巴扎商人在该运动中的中心参与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ꎮ
第一ꎬ 巴扎商人率先与恺加王朝政府接触ꎬ 成为烟草抗议运动的主要发

起者ꎮ 烟草抗议运动最初是由巴扎商人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等和平方式展开ꎮ
从 １８９０ 年纳赛尔丁提出要与英国商人塔尔伯特 (Ｔａｌｂｏｔ) 签订烟草协议之时ꎬ
巴扎商人就在商务部长的召集下面见国王ꎬ 表示出对协议的不满之情ꎬ 但这

第一次与国王的直接接触以无果而告终ꎮ 而早在开展第一次抗议运动时设拉

子的巴扎商人在就与德黑兰的巴扎商人同行们进行了通信ꎬ 双方达成了不允许

国王执行烟草特许权的共识ꎮ 因而ꎬ 当塔尔伯特开始全面收购伊朗的烟草经营

后ꎬ 巴扎 的 一 些 烟 草 商 在 业 内 领 袖 ( Ｍａｌｅｋ ａｌ － Ｔｏｊｊāｒ )② 穆 罕 默 德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的领导下再次向国王递交请愿书ꎬ 称如果国王愿意放弃烟草专

卖协议ꎬ 他们可以向政府缴纳比烟草协议中更高的税率ꎮ 但恺加政府坚信英

方所谓的 “垄断烟草有利于烟农和商人”③ 的说辞ꎬ 和平协商走向失败ꎬ 巴

扎商人遂开始在德黑兰的巴扎发起一些小规模的抗议活动ꎬ 这是烟草抗议运

动转向暴力行动的开始ꎮ
第二ꎬ 巴扎商人为抗议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 商人在巴扎内的店铺张贴字报ꎬ 引导社会舆论以进一步渲染革命氛

围ꎮ 当时ꎬ 大不里士的巴扎商人在字报中宣称国王为了自己的赴欧旅游筹集

经费而出卖国家经济命脉ꎬ 并扬言要杀死英国垄断方的雇员ꎬ 并将房屋出租

给这些被视为垄断者的人ꎮ④ 巴扎商人的大肆宣传和偏激性言论在增加伊朗民

众对政府愤怒感的同时ꎬ 也一度引发恺加政府的恐慌ꎮ 据当时的伊朗首相阿

明苏丹 (Ａｍīｎ ｕｓ － Ｓｕｌｔāｎ) 在给国王汇报时称: “由于大不里士正在传播一

系列令人震惊的信息ꎬ 该镇正处于革命的边缘ꎬ 欧洲人将面临被暴徒袭击的

危险ꎬ 甚至我们政府的高级官员 (包括法定继承人) 的生命和财产也会面临

威胁ꎮ 现在受到攻击的不只是烟草特许权ꎬ 而是我们政府的权威ꎮ 如果我们

３９

①
②

③

④

Ｎｉｋｋｉ Ｒ Ｋｅｄｄｉｅ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ｏｆ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ꎬ ｐ ６５
该职位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就已存在ꎬ 由巴扎商人推选出该城市同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担任ꎬ

在某种意义上扮演者商人和政府之间中介人的角色ꎮ
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ｅｇｉ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ꎬ Ｓｔｕｄ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ｃａꎬ Ｎｏ ２２ꎬ １９６５ꎬ

ｐ １２７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 Ｂｒｏｗｎｅ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０５ － １９０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１０ꎬ 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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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步ꎬ 革命精神将传遍整个国家ꎮ”① 而后来参与运动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哈

桑设拉齐所颁布的 “法特瓦” (Ｆａｔｗａｈ)②ꎬ 也是在巴扎商人的广泛散布下

而渗透到伊朗社会的各个阶层ꎬ 该宗教法令③甚至得到恺加王室后宫的妇女、
侍臣的积极响应ꎬ 从而使烟草抗议迅速变成一场全民抵制烟草运动ꎮ 另一方

面ꎬ 巴扎里的茶馆也保持了它作为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ꎬ 为鼓动伊朗民众参

与抗议提供了平台ꎮ 抗议群体在茶馆中就伊朗重要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问题

进行非正式讨论ꎬ 此时的巴扎已逐渐成为人们酝酿运动进程的重要场所ꎮ 因

担心反政府信息和谣言的传播ꎬ 纳赛尔丁曾以 “说书人和毛拉鼓励了下层阶

级的懒惰和其他恶习” 为借口ꎬ 试图关闭德黑兰巴扎的所有茶馆ꎬ 但未

成功ꎮ④

第三ꎬ 巴扎商人作为抵抗运动的核心参与群体ꎬ 成功利用其传统经贸网

络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行动连成一线ꎮ 由于伊朗各城市的巴扎在传统上就具

有很强的联动性ꎬ 各地巴扎商人通过频繁的日常接触ꎬ 在巴扎群体内部发展

出了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 共情力和不可割断的利益纽带ꎮ 在共同的文化

与宗教背景的作用下ꎬ 这种共同的心理、 意识形态和思想成为巴扎商人集体

行动产生的必要条件ꎮ⑤ 从 １８９１ 年 ４ 月开始ꎬ 伊朗政府和英国商人的强势逼

迫使巴扎商人开始意识到联合各地同行、 组成统一反抗战线的重要性ꎮ 根据

时任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馆的东方事务秘书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爱德华戈登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ｏｒｄｏｎ) 的记载ꎬ 当时著名伊斯兰主义社会活动家贾马尔

丁阿富汗尼 (Ｊａｍａｌ ａｌ － Ｄｉｎ ａｌ － Ａｆｇｈａｎｉ) 在被驱离伊朗之前给巴扎商人留

下了一个秘密组织ꎬ 负责通知 １８９１ 年春天发起的抗议行动ꎮ⑥ 在该秘密组织

的帮助下ꎬ 原来形式各异且以自发为主的巴扎商人抗争行动开始汇聚成一股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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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ｅｇｉ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ꎬ ｐ １３５
即伊斯兰宗教法令ꎮ 该法特瓦的具体内容为: “至慈至宽的主啊! 我奉您的命令以主之名宣布

此教令ꎮ 今天起ꎬ 无论以何种形式使用烟草者ꎬ 都是对隐遁伊玛目的公开挑衅ꎮ 愿主加快伊玛目的降

临!” Ｓｅｅ 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ｅｇｉ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ꎬ ｐ １４５
有学者认为该宗教法令乃商人伪造ꎬ 但因宗教阶层同样反对烟草特权ꎬ 因而默许了法令的传

播ꎮ 但无论此宗教法令是否由宗教领袖所发布ꎬ 均能证明在烟草抗议运动中巴扎商人借助宗教力量这

一事实ꎮ Ｓｅｅ Ｍａｎｓｏｏｒ Ｍｏａｄｄｅｌꎬ Ｃｌａｓ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１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ｒｒｏｌꎬ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ｅａ Ｈｏｕｓ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Ｏｌｄ Ｉｒａｎꎬ ｐ １２４
赵鼎新著: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６３ 页ꎮ
Ｎｉｋｋｉ Ｒ Ｋｅｄｄｉｅ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ｏｆ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ꎬ 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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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力量ꎬ 并逐渐形成了反抗烟草专卖的统一阵线ꎮ 一方面ꎬ 巴扎商人集

体罢工ꎬ 关闭集市ꎮ 在设拉子的巴扎关闭了主要烟草种植区后ꎬ 德黑兰、 大

不里士、 伊斯法罕、 马什哈德、 亚兹德、 加兹温和克尔曼沙赫等主要城市的

巴扎商人纷纷响应ꎬ 相约举行了大罢工以对抗恺加政府ꎮ 另一方面ꎬ 巴扎商

人还多次撰写请愿书向纳赛尔丁国王联名请愿ꎬ 动员自上而下各个阶层的商

人都在上面签了字ꎬ① 以表达捍卫烟草权的决心ꎮ 此外ꎬ 巴扎大商人还合资建

立了一家银行来对抗由英国控制的大英帝国波斯银行ꎬ 并承诺将不再出售、
也不会再从该银行购买票据ꎮ② 通过一系列联合行动ꎬ 巴扎商人将全国范围内

的抗议运动连成一线ꎬ 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力量ꎮ
第四ꎬ 巴扎商人巧妙利用外国势力的威慑作用ꎬ 使之助力于烟草抗议运

动的成功ꎮ １９ 世纪末正值英、 俄在伊朗争夺利权的高峰期ꎮ 伊朗宣布给予英

国烟草垄断权后ꎬ 俄国以该行径违背了 «土库曼恰伊条约» 的第一条规定为

由ꎬ 要求撤销已经授予的特许权ꎬ 并告知设拉子的俄国商人和受俄国保护者

可以无视烟草专卖权的存在ꎬ 不受任何阻碍地买卖烟草ꎮ 同时ꎬ 俄国代办还

试图鼓动巴扎商人群体起来反抗ꎬ 但并没有成功ꎮ 英国虽对俄国的态度不满ꎬ
但为避免其强硬阻挠ꎬ 所以在行动时一直谨慎采取 “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任

何从事烟草贸易的俄国臣民发生冲突”③ 的策略ꎮ 巴扎商人群体敏锐地捕捉到

了英、 俄的相对立场以及俄国驻伊朗代办的友好态度ꎬ 他们巧妙地借用了俄

国势力对国王施压ꎮ 正如英国驻大不里士的总代办帕顿 (Ｐａｔｏｎ) 在给德黑兰

临时代办肯尼迪 (Ｋｅｎｎｅｄｙ) 的通信中所言: “商人们要求废黜塔尔伯特的烟

草专卖权巴扎商人们的请愿书并没有直接露骨地表达其强硬态度ꎬ 而是

暗示国王ꎬ 如果不接受请愿ꎬ 他们将要求助俄国人的介入ꎮ 据说大约有 ６０ 名

(宗教学校的) 俄裔学生已经表明了他们寻求俄国援助的想法国王已经开

始感受到他不仅面临民众抗议运动的威胁ꎬ 还可能遭遇俄国的积极干预ꎬ 开

始紧张地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动乱和俄国干涉阿塞拜疆的强有力措施ꎮ”④

显然ꎬ 巴扎商人成功利用恺加政府对俄国干预的畏惧ꎬ 有效遏制了纳赛尔丁

５９

①
②

③
④

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ｅｇｉ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ꎬ ｐ １３３
Ｍａｎｇｏｌ Ｂａｙａｔꎬ Ｉｒａｎ’ ｓ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ｈｉ '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０５ － １９０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ｐ ５１
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ｅｇｉ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ꎬ ｐ １２６
Ｓｅｅ Ｆ Ｏ ６０ / ５５３ꎬ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ｏ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ꎬ Ｔｅｈｒａｎ”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ꎬ １８９１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ｅｇｉ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ꎬ ｐ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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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进一步推行烟草专卖权的行动ꎮ 尽管巴扎商人与俄国人在表面上并没有

达成任何反抗行动的共识ꎬ 但在整个运动过程中ꎬ 巴扎商人暗中借用俄国势

力来威胁国王所达到的效果是不容忽视的ꎮ
第五ꎬ 在巴扎商人的推动下ꎬ 巴扎—清真寺联盟首次联结ꎬ 实现了世俗

力量和宗教势力的凝聚ꎬ 由此领导烟草抗议运动走向成功ꎮ 如前所述ꎬ 巴扎

与清真寺在空间上的毗邻性、 依存性和共生性决定了巴扎商人与宗教人士在

政治运动中的相互支持ꎬ 双方在同一空间形成了阶层联盟和利益联盟ꎮ １８９１
年 ３ 月ꎬ 德黑兰巴扎商人前往阿卜杜拉阿齐姆清真寺 “避难” 抗议是双方

合作的伊始ꎻ ４ 月ꎬ 设拉子的乌莱玛阿里阿克巴尔 (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发声谴责

烟草专卖ꎬ 称这种行为使伊斯兰教名誉扫地ꎬ 以配合法尔斯省巴扎商人的闭

市抗议行动ꎻ ５ 月ꎬ 阿克巴尔被驱逐ꎬ 设拉子群众在巴扎商人的带领下引发大

规模动乱ꎻ ８ 月ꎬ 大不里士的乌莱玛向国王递交请愿书ꎬ 公开指出烟草是不洁

之物ꎬ 禁止穆斯林买卖ꎬ 甚至还声称要发动武装反抗ꎮ① 在阿富汗尼和哈桑
设拉齐通信②的推动下ꎬ 越来越多的什叶派乌莱玛公开加入抗议运动ꎬ 并逐渐

与巴扎商人一起成为领导和推动抗议斗争发展的主力军ꎮ 巴扎商人—乌莱玛

联盟的联合抗议行动使得烟草公司的业务陷入停滞ꎬ 国王开始给大穆智台希

德 (Ｍｕｊｔａｈｉｄ) 米尔扎哈桑阿什提亚尼 (Ｍīｒｚā Ｈａｓａｎ Ａｓｈｔīāｎī) 写信ꎬ 指

责他不但不取消禁令赞颂政府 (取消了国内的烟草专卖权)ꎬ 反而纵容人们在

巴扎发表反政府言论ꎬ 并要求阿什提亚尼离开德黑兰ꎮ③ 国王此举使抗议者深

刻认识到暴力行动的必要性ꎬ 在巴扎商人和乌莱玛的带领下ꎬ 伊朗民众纷纷

拿着武器涌上街头往宫廷进军ꎮ 面对首都的完全失控状态ꎬ 纳赛尔丁只好请

阿什提亚尼出面制止ꎬ 并同意将全面取消烟草专卖权ꎮ 英国方面也担心事态

严重会导致纳赛尔丁政权的倾覆从而给俄国以可乘之机ꎬ 遂同意伊朗以 ５０ 万

英镑的价格赎回烟草专卖权ꎬ 历时两年的烟草抗议运动由此结束ꎮ
总之ꎬ 无论是作为烟草抗议运动的发起者还是领导力量ꎬ 巴扎商人都在

引领运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ꎮ 作为烟草抗议运动的主力军ꎬ

６９

①

②

③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ａｒ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１７８５ － １９０６):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ｌａ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ｊ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０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０９

阿克巴尔被驱逐途中经过布什尔并在此与阿富汗尼进行会谈ꎬ 请求阿富汗尼给宗教阶层写信

以支援抗议运动ꎮ
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Ｒｅｇｉ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ꎬ ｐ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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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扎商人在反对国王和与外国进行权利争夺的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认同ꎬ 同时

也拉开了伊朗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帷幕ꎮ 中东史学家梅尔里特瓦克 (Ｍｅｉｒ
Ｌｉｔｖａｋ) 曾将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中后期伊朗出现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归结

为民族主义的兴起ꎬ 认为民族主义是伊朗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推动力ꎮ① 实际

上ꎬ 伊朗民族意识的空前增长ꎬ 与恺加王朝末期巴扎商人由经济运转的幕后

走上政治运动的台前ꎬ 并聚合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息息相关ꎮ 在近代以前ꎬ
巴扎商人虽有过对当局政策的抗议和不满ꎬ 但大多是因为税收等经济利益问

题ꎮ 然而ꎬ 在反对烟草专卖运动的过程中ꎬ 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不再囿于维

护自身利益的范畴ꎬ 开始加入了一定的反殖民主义的元素ꎮ 大不里士的巴扎

商人在给纳赛尔丁的信中就写道ꎬ 不愿意因烟草权的丧失而使伊朗变成第二

个埃及 (即把伊朗变成英国的殖民地)ꎮ② 此外ꎬ 这场运动的成功也使得巴扎

商人群体的领导力和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ꎬ 巴扎商人在这场运动中形成的

斗争方式和抗争经验也成为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伊朗立宪革命展开的重要基点ꎮ

三　 立宪革命与巴扎商人政治地位的下移

在烟草抗议运动的奠基之下ꎬ 巴扎商人在伊朗社会政治运动中的核心参

与地位一直延续到了立宪革命前期ꎮ 然而ꎬ 随着革命的逐渐深入ꎬ 巴扎商人

逐渐丧失引领地位ꎬ 由联合发起运动的主演转为参与运动的配角ꎮ 巴扎商人

群体的政治参与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下移趋向ꎮ
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的下移最突出的表现是其作为领导核心地位的逐

步丧失ꎮ 第一ꎬ 在立宪革命前期ꎬ 巴扎商人联合乌莱玛阶层共同在运动中扮

演了核心角色ꎮ 其一ꎬ 立宪革命是由巴扎商人的抗议行动在宗教阶层的配合

下而发起ꎮ １９０５ 年ꎬ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ꎬ 恺加王朝政府宣布延长向商人贷款

的还款期限ꎬ③ 伊朗海关事务顾问比利时人约瑟夫诺斯 (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ｏｒｔｈ) 也

借机提高商人的关税ꎮ 在内外压力下ꎬ 巴扎商人率先于 １ 月发起抗议运动ꎬ

７９

①

②
③

Ｍｅｉｒ Ｌｉｔｖａｋ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Ｍｅｉｒ Ｌｉｔｖａｋ ｅｄｓ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ａｊａ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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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关闭巴扎ꎮ 巴扎商人的这一行动随即得到宗教人士的响应ꎬ 他们不仅为

抗议者提供避难所ꎬ 同时还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中ꎬ 使运动规模在宗教势力

的影响下不断扩大ꎬ 最终迫使穆扎法尔丁国王 (１８９６ ~ １９０７ 年在位) 做出了

解聘比利时官员的口头承诺ꎮ
其二ꎬ 巴扎商人和乌莱玛在立宪革命初期的舆论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烟草抗议运动结束后ꎬ 伊朗社会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 (Ｆｉｒｑａｈ － ī Ｉｊｔｉｍāｙīｎ － ｉ
Ａｍｉｙｆｎ)、 革命委员会 (Ｋｏｍｉｔｅ Ｅｎｇｈｅｌāｂ) 等政治组织ꎮ 在由 ５７ 人组成的革

命委员会中 ２ / ３ 以上成员出身于巴扎商人或乌莱玛家庭ꎬ① 他们通过报纸、 杂

志和宗教布道传播宪政主义和民主思想ꎮ 当时ꎬ 纳杰夫神职人员阅读的国外

发行的波斯语报纸也是由巴库商人全额赞助购买ꎬ 报纸上的社论直接影响到

这一受教育阶层ꎮ② 可以说ꎬ 巴扎商人在立宪革命前期是唤醒伊朗社会政治意

识的主要力量之一ꎮ 此外ꎬ 革命初期在接受过自由宪政主义思想影响的神职

人员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 (Ｓａｙｙｉ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Ｔａｂａｔａｂａ’ ｉ) 的帮助

下ꎬ 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巴扎商人和乌莱玛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 (Ｍａｒｋａｚ － ī
Ｇｈａｉｂｉ)ꎬ 由一名富商领导ꎬ 负责进一步宣传自由思想和西方文化ꎮ③ 尽管这

些先进思想的背后有着知识分子的指引ꎬ 但正是经过乌莱玛和巴扎商人的宗

教—社会网络的广泛传布ꎬ 才使得立宪革命的舆论导向渐趋成熟ꎮ
其三ꎬ 巴扎商人群体和乌莱玛阶层在立宪革命前期的斗争中起着引领作

用ꎬ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ꎮ １９０５ ~ １９０６ 年间ꎬ 伊朗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

性罢工、 抗议和请愿运动ꎬ 这些运动多是在巴扎商人和神职人员的组织、 引

导下进行的ꎮ 由富商牵头成立的秘密会社在初期甚至 “掌握了大不里士革命

运动的脉搏”ꎮ④ 这一时期ꎬ 清真寺成了巴扎商人与乌莱玛定期召开集会、 讨

论革命事宜的主要场所ꎬ⑤ 巴扎行会则负责组织抗议人群前往避难所ꎬ 并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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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商人一起承担避难者 (ｂａｓｔｉｓ) 的给养ꎬ① 保护了革命的有生力量ꎮ 迫于伊

朗国内革命势力的不断膨胀ꎬ 穆扎法尔丁国王最终答应抗议者的要求ꎬ 并于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５ 日发布将召开制宪国民议会的法令 (Ｆａｒｍａｎｅ Ｍａｓｈｒｕｔｅｈ)ꎮ 总的

来说ꎬ 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在伊朗立宪革命初期起到了引领作用ꎬ 巴扎商

人的核心地位也较为突出ꎮ 当时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承认ꎬ “如果没有巴扎

商人ꎬ 就不可能会有革命 (中期) 的胜利”ꎮ②

第二ꎬ 立宪革命进入中后期以后ꎬ 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地位出现了明显

变化ꎮ 其一ꎬ 革命的主导权逐渐转移至乌莱玛和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宪政主义

者手中ꎮ 在穆扎法尔丁国王答应召开国民议会后ꎬ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

到运动中ꎬ 他们受到民主目标的驱动ꎬ 开始为宪法而斗争ꎬ③ 而巴扎商人更多

的只是配合行动ꎮ 由于巴扎商人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ꎬ 知识分子开始取代他

们继续引导社会舆论ꎬ 并联合乌莱玛阶层就国民议会相关问题与恺加王朝政

府展开斡旋ꎮ 与此同时ꎬ 知识分子还通过大量发行刊物逐渐把控舆论方向ꎬ
推动立宪革命朝着更加组织化、 深入化的方向发展ꎮ 据统计ꎬ 在第一届国民

议会召开后的 １０ 个月里ꎬ 伊朗国内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从革命前夕的 ６
篇跃升至 １００ 多篇ꎮ④ 以 «自由的圣战者» (Ｍｕｊａｈｅｄ)、 «伊斯拉菲尔的号召»
(Ｓｕｒ － ｉ Ｉｓｒａｆｉｌ) 为代表的宣传激进宪政思想的刊物ꎬ 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ꎬ
对伊朗国内舆论产生重大影响ꎮ 此外ꎬ 第一届国民议会召开后ꎬ 因政治取向

不同ꎬ 各代表也逐渐形成了保皇党 (Ｍｏｓｔａｂｅｄ)、 温和党 (Ｍｏ'ｔａｄｅｌ) 和自由

党 (Ａｚａｄｉｋｈａｗ) 三大政治集团ꎮ 由于起初保皇党人数较少且在议会不受欢

迎ꎬ 对议会程序干预较少ꎬ 因而议会事宜的主导权掌握在以乌莱玛为主、 巴

扎商人为辅的温和党和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自由党手中ꎮ 即便温和党在数量上

占据优势ꎬ 但正如爱德华布朗所言: “对西方宪法的了解深度和制定宪法的

决心ꎬ 使知识分子成为整个议会中的 ‘盐’ꎮ”⑤ 乌莱玛则利用其宗教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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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响革命发展方向ꎮ 因此ꎬ 尽管随着立宪革命后期世俗目标和宗教目标分

歧的不断扩大ꎬ 乌莱玛与知识分子渐渐由联合走向分裂ꎬ 但仍不可否认二者

在立宪革命后期制定、 维护宪法和反国王复辟的斗争中掌控着革命的话语权ꎬ
而巴扎商人的政治力量则相应被弱化ꎮ

其二ꎬ 选举权受限与议会代表席位所占比例的不断缩减ꎬ 是巴扎商人政

治地位下移的重要标志ꎮ 一方面ꎬ 宪政主义者通过制定选举法ꎬ 将大多数巴

扎商人排除在政权之外ꎮ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９ 日ꎬ 国民议会公布第一个选举法ꎬ 根

据阶级和职业给予符合要求的男性公民选举权ꎮ 选举法规定ꎬ 有资格的选民

分为六类: 恺加王室成员、 贵族、 神职人员、 地主、 小农、 巴扎商人和行会

成员ꎮ 其中ꎬ 法律要求参选的巴扎商人必须拥有固定的运营商店并已成为正

规行会的成员ꎬ 同时还需具备一些政治专业知识以及说、 写和阅读波斯语的

能力ꎬ① 由此许多巴扎商人的政治代表权被剥夺ꎬ 导致他们不得不在正式选举

之前根据要求将现有群体按照职业进行重新划分ꎮ 但即便如此ꎬ 仍有许多商

人因受到了政治文化或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被排除在政治选举权之外ꎮ 另一方

面ꎬ 随着革命的深入ꎬ 越来越多的巴扎商人代表失去议会席位ꎮ 在第一届议

会中ꎬ 巴扎商人代表在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为 １７ ４％ ꎬ② 并在议会中享有一定

的发言权ꎮ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乌莱玛组成了议会中的温和党ꎬ 且在第一届

议会中担任重要职务ꎮ 然而ꎬ 在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宪法补充法制定的过程中ꎬ 商人

代表阿明扎尔布 (Ａｍｉｎ ａｌ － Ｚａｒｂ) 曾针对商人阶级提出一些让步性建议ꎬ
但因知识分子所提草案占上风而遭到忽视ꎮ 尽管在大不里士掀起大规模罢工

后ꎬ 补充法承认了商人的平等地位ꎮ 但第二届国民议会召开时ꎬ 商人在议会

代表组成中 “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ꎬ 甚至不到 １０％ ”③ 这一事实ꎬ 同样也证

明了在立宪革命后期ꎬ 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权力在不断被削弱ꎮ
其三ꎬ 巴扎商人群体作为抗议和暴力行动的主要构成力量ꎬ 在立宪革命

后期的主体性地位渐趋边缘化ꎮ 一则ꎬ 巴扎商人以罢工和抗议为主的传统斗

争方式在立宪革命中后期效果不佳ꎮ 在 １９０７ 年关于批准宪法补充法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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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大不里士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地方 “恩楚明” (Ａｎｊｕｍａｎｓ)① 的领导下ꎬ
举行了一场声势浩荡的罢工运动ꎬ 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月ꎬ 运动甚至还蔓延

到全国大部分地区ꎮ② 然而ꎬ 这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没有让议会和政府妥

协ꎮ 议会代表们在发给大不里士 “恩楚明” 的电报中称ꎬ “大不里士的骚乱只

会推迟批准补充法的进程议会不会因为一个省的 ‘突发奇想’ 而改变如

此重要的进程ꎮ”③ 穆罕默德阿里国王也秘密寻求部落土匪的帮助ꎬ 洗劫了

大不里士郊区ꎬ 并雇人暗杀几名大不里士 “恩楚明” 的激进成员ꎮ 最终ꎬ 议

会代表们也只是在英帝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妥协ꎮ④ 而 １９０８ ~ １９１１ 年间巴扎商

人举行的多次罢工和示威运动也多在英、 俄的军事干预下被强行镇压ꎮ 由此

可见ꎬ 巴扎商人的大罢工对伊朗统治阶级的威胁效力已逐渐减弱ꎮ 二则ꎬ 巴

赫蒂亚里部落 (Ｂａｋｈｔｉａｒｉ) 和圣战者 (Ｍｕｊａｈｉｄｉｎ)⑤ 逐渐取代巴扎商人ꎬ 扮演

着革命武装力量和暴力革命者的角色ꎮ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穆罕默德阿里国王政变

后ꎬ 大不里士成为革命的中心ꎮ 在这段重建立宪政府的小专制时期⑥ꎬ 以萨塔

尔汗 (Ｓａｔｔａｒ Ｋｈａｎ) 为领袖的圣战者组织招募了一支 ４ ０００ 多名战士组成的

部队破解大不里士围城之战ꎬ 同时还组织了一支预备役部队守卫大不里士居

民的安全ꎮ 圣战者抵抗军曾多次挫败保皇派军队的袭击ꎬ 并得到了巴赫蒂亚

里等部落的支持ꎬ 成为小专制时期最早一批捍卫革命精神的中坚力量ꎮ 此外ꎬ
１９０９ 年 １ 月伊斯法罕建立自治宪政政府后ꎬ 巴赫蒂亚里部落联合起来组织军

队抵抗专制政府ꎬ 并于同年 ７ 月与圣战者一起赢得了重新夺回首都的斗争ꎮ
由此可见ꎬ 面对残暴的专制政府ꎬ 手无寸铁的巴扎商人已被基本排除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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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恩楚明” (民选委员会)ꎬ 伊朗立宪革命时期的民选自治组织ꎬ 分布于伊朗各主要城市ꎮ 该

组织成员最初大多由知识分子组成ꎬ 主张效仿欧洲政府理念、 建立世俗学校以唤醒国人ꎮ 随着革命的

深入ꎬ “恩楚明” 逐渐发展为具有政治导向的组织ꎬ 负责协调不同团体的政治行动ꎮ １９０７ 年议会对

“恩楚明” 的活动进行了明确规范ꎬ 但并未能束缚该组织的行动ꎮ 在 １９０７ 年的宪法补充条例中ꎬ 国王

承认了 “恩楚明” 的合法性ꎬ 用以监督政府施政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０６ ~ １９０９ 年间ꎬ 伊朗国内建立了大量

“恩楚明”ꎬ 仅德黑兰就高达 １２０ 个 (一说 ２００ 个)ꎮ Ｓｅｅ Ｍ Ｂａｙａｔꎬ Ｈ Ａｌｇａｒ ａｎｄ Ｊｒ Ｗ Ｌ Ｈａｎａｗａｙꎬ “Ａｎｊｏ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æｄｉａ Ｉｒａ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１

Ｓｅｅ Ｆ Ｏ ４１６ / ３３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Ｍａｙ ２１ ｔｏ Ｊｕｎｅ １８ꎬ
１９０７ꎬ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１８３９ － １９６９ꎬ Ｐａｒｔ Ｘ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ꎬ ｐｐ ５５ － ６４

Ｊａｎｔｅ Ａｆａｒｙ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１９０６ － １９１１ꎬ ｐ １０２
Ｓｅｅ Ｆ Ｏ ４１６ / ３５ꎬ “Ｍｒ Ｍａｒ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ｉ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ｒｅｙ”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ꎬ １９０７ꎬ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１８３９ － １９６９ꎬ Ｐａｒｔ ＸＩＩ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ꎬ ｐ ４０
圣战者ꎬ 系 １９０６ 年由伊朗社会民主党建立的一支秘密武装ꎮ
从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政变至 １９０９ 年 ７ 月重新建立立宪政府间的过渡时期被称为伊朗小专制时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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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队伍之外ꎮ
综上ꎬ 从烟草抗议运动到立宪革命ꎬ 巴扎商人通过其广泛的社会经济网

络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强大联盟ꎮ 巴扎商人无疑是伊朗立宪革命的最初推动

力ꎬ 他们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联合乌莱玛阶层在立宪革命前期发挥了

重要作用ꎬ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ꎮ 但第一国民议会成立之后ꎬ 乌莱玛阶层内

部的分裂、 宪政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崛起ꎬ 使得巴扎商人在革命

中后期逐渐被政治边缘化ꎮ

四　 巴扎商人政治边缘化的内在逻辑

从巴扎商人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伊朗社会运动的政治参与进程来看ꎬ
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不断下移的过程ꎬ 这一社会群体逐渐从领导

中心走向了政治边缘化ꎮ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是巴扎商人作为社会

群体性力量直接参与的第一场社会政治运动ꎬ 正如尼基凯蒂所言ꎬ 该运动

也为巴扎商人参与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的立宪革命提供了一种抗议和参政方式的预

演①ꎮ 在烟草抗议运动中ꎬ 巴扎商人作为主导力量达到了政治参与权的顶峰ꎬ
并联合宗教阶层再一次成为 １９０５ 年立宪革命的发起者ꎮ 从时间上来看ꎬ 从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开始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地位呈下移趋向ꎬ 至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ꎬ
该社会群体逐渐被政治边缘化ꎮ 从事件上来看ꎬ 大不里士罢工运动有效性的

丧失与巴扎商人在国民议会中所占比例的缩减成为其政治参与力量弱化的标

志性事件ꎮ
那么ꎬ 同样是作为运动的率先发起者和最初领导者ꎬ 为何烟草抗议运动

中巴扎商人群体能够一以贯之ꎬ 联合乌莱玛阶层领导运动走向成功ꎬ 并始终

保持着运动核心力量的角色ꎻ 而反观立宪革命ꎬ 巴扎商人群体则开始走下坡

路ꎬ 不仅失去了领导中心地位甚至走向了政治参与的边缘? 究竟是哪些因素

导致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地位经历了如此大的转变?
(一) 巴扎商人自身的局限性

巴扎商人群体自身的特点是其政治边缘化的决定性因素ꎮ 第一ꎬ 巴扎商

人作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社会群体ꎬ 其参与政治运动的根本目标更多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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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追求经济利益ꎮ 烟草抗议运动的爆发本身就与巴扎商人有着直接的利益

勾连ꎮ 当时ꎬ 在英国商人烟草专卖特权之下ꎬ 所有从事烟草种植、 包装、 销

售、 贸易和出口的巴扎商人都必须获得由英国方面颁布的许可证方能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ꎮ 而伊朗国内从事与烟草行业有关的巴扎商人高达 ２０ 多万人ꎬ 烟

草的进出口量年均 ９４０ 万公斤ꎬ① 许多人的生计都依赖于烟草种植或贸易ꎮ 如

果特许权生效ꎬ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直接丧失烟草贸易的收入甚至破产ꎮ 因

而ꎬ 对巴扎商人来说ꎬ 烟草抗议运动更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战ꎮ
而立宪革命在爆发初期也与巴扎商人的利益息息相关ꎮ 一方面ꎬ 罢免比利时

海关顾问对降低商人关税大有裨益ꎬ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扎商人对不公平

市场竞争的抵制ꎻ 另一方面ꎬ 维护被打糖商权益是对巴扎商人群体社会尊严

的捍卫ꎬ 因为伊朗的巴扎商人几乎采取的是内部通婚的方式ꎬ 这也决定了一

旦其中部分商人受到了屈辱ꎬ 便会引发整个商人群体的愤懑之情ꎮ 因而ꎬ 在

立宪革命前期巴扎商人纷纷奋起而战ꎮ
而当革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后ꎬ 革命的主要目标转移至构建新的政治体

制和制定宪法ꎬ 巴扎商人试图在第一届国民议会中提出 “支持私有资本和财

产、 组织商业协会和发行公共报纸、 保护公民企业和权利免受政府及外国代

理人的侵犯”② 等方面的经济利益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ꎬ 甚至还出现 “议会

操纵选举、 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闯入商人家里” 的指控ꎮ③ 这对以中下层阶级

为主的巴扎商人来说ꎬ 立宪政府似乎与国王专制政府并无本质区别ꎬ 也与他

们参与革命的初衷不符ꎬ 因而在后来保皇派与立宪派的斗争中巴扎商人大多

处于观望立场ꎮ 当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面对国王即将发起对国民议会的袭击时ꎬ 部分

巴扎商人表示ꎬ “为了避免被牵连ꎬ 我们应当保持暂时的中立ꎮ”④ 由此可见ꎬ
权利受损是伊朗巴扎商人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原动力ꎬ 而经济诉求则是巴扎

商人的主要关注对象ꎬ 该群体作为一个经济群体的逐利本性ꎬ 决定了其在政

治参与中的积极性会受到切身利益因素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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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巴扎商人本身内部的组织结构复杂ꎬ 涵盖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群

体ꎬ 且受教育程度不高ꎬ 因而无法形成强有力且具有连贯凝聚力的领导核心

和精英团体ꎬ 其内部组织的等级性和权威性较差ꎮ 在烟草抗议运动中ꎬ 因以

维护烟草买卖权为主要斗争方向ꎬ 烟草大商人尚可勉强作为整个巴扎商人群

体的主力把控运动的前进方向ꎮ 而立宪革命缺乏明确的逐利重心ꎬ 该群体内

部在运动中始终没有出现中心领导者和权威人士ꎬ 因而在革命领导群体出现

道路分歧后ꎬ 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的着力点逐渐模糊ꎬ 力量也渐趋涣散ꎮ 而且ꎬ
巴扎商人大多以传统工业品为营生ꎬ 缺乏强大的工商业与金融资本的支撑和

运作ꎬ 由此在长时段的政治运动中容易陷入后劲不足的瓶颈ꎬ 这在大不里士

罢工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当时ꎬ 巴扎商人罢市长达一个多月ꎬ 他们不仅照

常支付工人工资ꎬ 还需要为普通民众提供生活补给ꎬ 以此勉强维持罢工运动ꎮ
然而ꎬ 当阿塞拜疆①受到掠夺时ꎬ 居民的生活补给开始变得难以为继ꎬ 大不里

士罢工运动也受到冲击ꎬ 甚至出现贫困妇女杀死商人的现象ꎮ② 另则ꎬ 巴扎商

人的政治参与方式皆以罢工罢市、 递交请愿书、 宣传舆论、 为革命者提供物

资等较为温和的方式为主ꎬ 既不拥有宗教阶层强大的号召力和威望ꎬ 也不

具备以部落为代表的武装势力的暴力革命手段ꎬ 由此在政治运动的参与中

容易被边缘化ꎮ 此外ꎬ 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势力的发展ꎬ 巴扎商人内部开

始分化重组ꎬ 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ꎬ 也是其政治参与度不断降低的重要

原因ꎮ
第三ꎬ 乌莱玛一直作为巴扎商人的盟友出现在伊朗社会政治运动之中ꎬ

使得巴扎商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对乌莱玛的依赖度较高ꎬ 因而乌莱玛内部的

分裂会对巴扎商人产生影响ꎮ 巴扎商人群体多为社会中下层民众ꎬ 其受教育

程度总体而言远远低于宗教阶层ꎬ 再加上宗教阶层本身在巴扎商人的日常生

活中扮演着争端仲裁者和公证人的角色ꎬ 因而在革命面临重大决策时ꎬ 巴扎

商人习惯于顺从乌莱玛的决议与判断ꎮ 对比烟草抗议运动与立宪革命可以发

现ꎬ 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之所以能够凝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引领烟草抗

议运动和立宪革命早期的胜利ꎬ 与乌莱玛阶层内部的团结一致有很大关系ꎮ
到了立宪革命中后期ꎬ 乌莱玛阶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分歧ꎬ 对巴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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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保守派乌莱玛带走了部分商人ꎬ 削弱了革命者联

盟ꎬ 而保守派与温和派的斗争则导致巴扎商人等社会群体陷入了集体沉默ꎮ①

而巴扎商人群体与乌莱玛阶层在利益诉求上根本不同ꎬ 也使得在长时段、 阶

段性的政治运动中传统巴扎—清真寺联盟的稳固性大打折扣ꎮ 与巴扎商人追

求经济利益不同ꎬ 乌莱玛阶层更多的是追求宗教利益ꎮ 烟草抗议运动中ꎬ 乌

莱玛的加入本身含有反对西方文明渗透、 捍卫宗教权威的色彩ꎬ 而立宪革命

爆发之初与巴扎商人和乌莱玛利益直接相关ꎬ 也构成二者再次合作的客观因

素ꎮ 但随着立宪革命的深入发展ꎬ 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愈加凸显ꎬ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温和派乌莱玛ꎬ 都关注宗教权威ꎬ 这与巴扎商人追求世俗

经济权益并不一致ꎮ 这种根本性差异导致巴扎商人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下降ꎬ
由此影响了政治联盟的稳固和效力ꎮ

总体而言ꎬ 巴扎商人作为一个经济群体的特性ꎬ 决定了其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伊朗社会政治运动中的经济关注远远超过政治关注ꎬ 而该经济群体自

身政治参与方式的局限也构成其逐渐被边缘的内在动因ꎮ 此外ꎬ 巴扎商人政

治参与中过度关注经济利益ꎬ 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当时伊朗社会寻求政治大变

革的时代洪流存在反差ꎮ
(二) 知识分子的兴起

知识分子的兴起是巴扎商人被政治边缘化的重要推动力ꎮ 自 １９ 世纪中叶

伊朗纳赛尔丁朝首相阿米尔卡比尔 (Ａｍīｒ Ｋａｂīｒ) 创办伊朗第一所现代教育

机构以来ꎬ 一批批学生开始被送往欧洲国家接受西式教育ꎬ 现代知识分子成

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在伊朗萌生ꎮ 在 １８５１ ~ １８９１ 年的 ４０ 年间ꎬ 该教育机构共

培养学生千余名ꎬ 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被归类到宪政主义者的范畴ꎮ② 由此

到立宪革命时期ꎬ 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伊朗政治运动中一支不容忽视的社

会力量ꎮ 相较封闭传统的巴扎商人而言ꎬ 早期伊朗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方自

由思想的浸染ꎬ 拥有理性和民主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责任担当意识ꎮ③ 他们的

加入不仅为运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向ꎬ 导致革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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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经历了由最初的建立 “正义之家” ( Ａｄāｌａｔ － ｋāｎａ) 到成立国民议会

(Ｍａｊｌｅｉｓ Ｓｈｏｒａ) 的转变ꎮ① 而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深入了解也使得立宪革命中后

期在宪法框架的制定、 议会结构的组织和宪政蓝图的勾勒等方面都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ꎬ 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成为第二届议

会中最强大的政党ꎬ 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还能够扮演专制政府与立宪主义者

之间的调解者角色ꎮ
另外ꎬ 伊朗海外知识分子也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塑造上发挥了突出作用ꎮ

由于伊朗国内的报刊在政治评论方面受到限制ꎬ 而国外出版的波斯语报纸不

在政府的审查范围之内ꎬ 拥有期刊或担任编辑的流亡海外的伊朗知识分子便

成为连接国内外立宪主义者革命思想的桥梁ꎮ 不仅如此ꎬ 一些国内神职人员

也授权海外知识分子宣扬他们自己的思想ꎬ 以实现伊斯兰框架之内革命话语

的合法化ꎮ② 由此可见ꎬ 拥有海外同业团体的跨国联动也是知识分子相较巴扎

商人而言的显著优势ꎮ 因而ꎬ 从政治运动的参与主体及构成来看ꎬ 巴扎商

人—乌莱玛联盟不再是伊朗社会政治运动唯一的选择ꎬ 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

构成了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下移的重要原因ꎮ
(三)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巴扎商人政治参与效力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１９
世纪下半叶ꎬ 俄国向中亚进军的野心与英国巩固其在南亚统治的战略在伊朗

和阿富汗相遇ꎬ 伊朗和阿富汗成为欧洲两大国博弈的缓冲地带ꎮ 继 １８５７ 年

«巴黎和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ｉｓ) 签订之后ꎬ 英、 俄进一步加快对伊朗的殖民掠

夺步伐ꎮ 至 １９ 世纪末ꎬ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加剧ꎬ 英、 俄在伊朗的权力

博弈和利益争夺在烟草抗议运动时期几乎达到了顶峰ꎬ 英、 俄双方都将其在

伊朗利权的获取视为加强和稳定自身在伊朗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ꎮ 英、 俄的

这种对立态势不仅为烟草抗议运动时期巴扎商人假借俄国势力对抗英国提供

了契机ꎬ 而且也为这场运动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ꎮ 据称ꎬ 烟草抗议

运动的背后也有俄国人的推波助澜ꎬ 当时大不里士的抗议火焰就是在俄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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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态度下熊熊燃烧起来ꎬ 并继续朝着更加暴力的方向发展的ꎮ①

然而ꎬ １９０７ 年 «英俄协定» 的签订改变了国际势力在伊朗境内的立场ꎮ
在 «英俄协定» 之下ꎬ 英国承诺将远离伊朗北部ꎬ 俄国则承认伊朗南部作为

英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ꎬ② 由此ꎬ 英、 俄两大敌对势力的握手言和、 互不干涉ꎬ
对伊朗社会政治运动来说可谓是致命打击ꎮ 烟草抗议运动时ꎬ 巴扎商人尚可借

助俄国的反英立场狐假虎威ꎬ 而到了立宪革命时期ꎬ 英、 俄政府已开始沆瀣一

气ꎮ 相比于建立拥有独立意识、 有理想的立宪政府ꎬ 它们更愿意去扶持一个任

之摆布的傀儡政权ꎬ③ 而这种利益共识促使英、 俄双方与伊朗专制政府达成合

作ꎮ 在英、 俄殖民列强的帮助下ꎬ 巴扎商人与宪政主义者开展的多次大规模抗

议和公开示威均被纪律严明的哥萨克旅所镇压ꎬ 立宪革命最终也在外国力量的

强势干预之下走向失败ꎮ 由此可见ꎬ 伊朗境内国际力量的变化不仅使得巴扎商

人政治参与能力下降ꎬ 同时也是伊朗国内政治运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影响因素ꎮ

五　 结语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西方的殖民主义渗透和恺加王朝内部社会结构的发

展使伊朗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和阶级矛盾ꎬ 伊朗巴扎商人群体逐渐从经济支

柱角色脱胎成为除王权、 教权、 知识分子阶层之外ꎬ 影响伊朗近代社会政治

运动的重要参与力量ꎮ 巴扎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核心ꎬ 因其独特的物理

空间特征和社会经济功能形成了自己的阶级结构、 社会组织、 经济利益和政

治参与模式ꎮ 在传统经济功能上ꎬ 巴扎商人响应了大多数伊朗民众的物质和

精神需求ꎬ 为传统社会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网络ꎮ 巴扎商人和民众之间持

续不断的社会联系所培育出的集体归属感和团结意识ꎬ 也是后来巴扎商人在

伊朗历史中承担重要社会政治角色的关键ꎮ 多个世纪以来ꎬ 伊朗社会虽几经

变革ꎬ 但巴扎一直保留了它作为城市商业和生产活动中心的功能ꎬ 仍然是城

市居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ꎮ 然而ꎬ 这种经济中心地位的延续性ꎬ 在传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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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性力量相互交错之下随着外国资本力量的扩张、 国内专制政府的不保

护政策而中断ꎮ 在 １９ 世纪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ꎬ 巴扎商人的政治化也是伊朗

本土社会力量与外国殖民势力之间矛盾激化下的产物ꎬ 伊朗社会的结构性变

化和日益增长的斗争意识是巴扎商人开始和继续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根源ꎮ
巴扎商人这一经济群体的社会角色转向ꎬ 集中体现了近代伊朗传统社会阶层

在面对社会变迁和外部势力渗透时的命运激荡ꎬ 同时也构成了一个观察伊朗

近代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绝佳透视点ꎮ
从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到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的立宪革命ꎬ 巴扎商人

的政治斗争手段可以说是激烈与平和兼有ꎬ 传统性与开创性同在ꎮ 向国王递

交请愿书、 与政府和平谈判、 宣扬舆情等ꎬ 均为巴扎商人所惯用的斗争手段ꎬ
而组织全行业罢工、 关闭所有巴扎、 号召游行示威等激烈的方式也为商人们

所广泛采用ꎮ 巴扎商人—乌莱玛联盟的建立在奠基于巴扎—清真寺这一传统

社会空间结构的同时ꎬ 实现了对 “伊朗之前历史上不存在任何由商人与其他

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阵线”① 之传统社会格局的突破ꎮ 然而ꎬ 巴扎商人这种相

对平和的非暴力手段和斗争方式ꎬ 也使其在长时段的政治运动中和面对强大的

外部势力时显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ꎮ 因而ꎬ 在这两场连续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中ꎬ
巴扎商人的政治参与角色也在这种局限性之下出现了一些变化: 巴扎商人群体

由革命的联合发起者转变为配合革命的行动者ꎻ 选举权和议会代表席位所占比

例不断下降ꎬ 走向政治权力结构的边缘ꎻ 参与政治运动的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ꎬ
呈现出由中心走向边缘的趋向ꎮ 而政治运动目标的变化、 殖民列强的干预和现

代知识分子的兴起ꎬ 也构成了巴扎商人群体参与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外在诱因ꎮ
巴扎商人群体自身追求经济利益、 受教育程度低、 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和精英团体的内在特质ꎬ 则为其走向政治边缘提供了历史必然ꎮ 这也体现了传

统经济阶层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深度与限度ꎮ
进入现代以来ꎬ 巴扎商人群体仍利用其社会影响力深度参与了 １９５１ ~

１９５３ 年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和 １９７９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ꎮ 尽管在这两场运动

中该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有所回升②ꎬ 但随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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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化①ꎬ 其在社会运动中的相对边缘性政治地位也愈益

凸显ꎮ 石油国有化运动后ꎬ 巴列维国王有意削减巴扎商人在伊朗社会经济中

的影响力ꎬ 建立各种小商店和合作社以抢占巴扎的市场份额ꎬ 并对其实施打

压性商业政策ꎮ 这导致巴扎商人群体在内部不断分化的同时也彻底走向政治

边缘化ꎬ 甚至与政治权力几乎分离ꎮ② 而这种边缘化地位也直接推动了巴扎商

人群体广泛参与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之中ꎬ 并在宗教阶层的领导下成功助推了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ꎮ 但巴扎商人群体在伊朗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两场

社会政治运动中就已显现出的政治参与特征和局限性ꎬ 也为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

兰革命之后该群体在现代伊朗国家政治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从属地位提供了

历史依据ꎮ 尽管巴扎商人曾在革命中为社会动员做出重大贡献ꎬ 但该群体在

伊朗第一届伊斯兰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２％ ꎮ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ꎬ
巴扎商人被置于伊斯兰巴扎行会协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ｕｉｌ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ｚａａｒ)④ 的监督之下ꎬ 以确保该群体对政权的忠诚ꎮ 伊斯兰共和国时期ꎬ 巴

扎商人也曾针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掀起了数次抗议浪潮ꎬ 但多以同业商

人群体为抗议主体ꎬ 政治影响力有限ꎬ 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ꎮ 尽管巴

扎商人群体在伊朗政治领域的参与度有所下降ꎬ 但其在经济上仍与伊斯兰政

府保持着一定的互动与合作ꎮ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 现代金融机构和大

型商场的出现使得传统巴扎商业形式影响式微ꎬ⑤ 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新冠病毒

的肆虐更是加剧了这一态势ꎮ 总体来看ꎬ 相较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巴扎商

人的高度政治化ꎬ 在经历了数次社会变革之后ꎬ 巴扎商人似乎在更大程度上

又回归到了传统社会经济角色中去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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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时ꎬ 伊朗现代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参与主体已扩大至乌莱玛、 巴扎商

人、 知识分子、 城市移民、 农民等各大社会阶层ꎬ 巴扎商人作为宗教阶层的传统盟友更多的是以关闭

巴扎、 宣传舆论等惯有方式配合乌莱玛的行动ꎮ
[伊朗] 瓦西德福鲁赞德、 [伊朗] 玛丽亚姆瓦兹: «岁月变迁中的巴扎: 探析现代化进

程对德黑兰大巴扎传统功能的影响» (波斯文)ꎬ 第 ３ 页ꎮ
Ａｈｍａｄ Ａｓｈｒａｆꎬ “Ｂａｚａａｒ － Ｍｏｓｑｕ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ｐ ５６３
伊斯兰巴扎行会协会由伊斯兰联盟协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形成的

反巴列维政府的行会组织ꎬ 也是霍梅尼的坚定支持者) 主导ꎮ
[伊朗] 瓦西德福鲁赞德、 [伊朗] 玛丽亚姆瓦兹: «岁月变迁中的巴扎: 探析现代化进

程对德黑兰大巴扎传统功能的影响» (波斯文)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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